
燃尽自己照亮他人 是我最后的光荣

身体大不如前 依然坚持半夜拾荒

王爷爷每个月有退休工资，平时花销也不
多。他另外攒了一些钱，留给儿子。

“虽然今后遗体决定捐献了，但是家人们
说，还是需要买一块墓地，有祭拜的地方，给大
家留个念想。”捐献遗体这件事，王爷爷说起来
很平常。

“燃尽自己照亮他人，是我最后的光荣。”他
这样说。

记者了解到，此前设立的浙江大学“王坤森
助学金”，目前的留本资金（用本金投资产生收
益，仅用收益进行奖励支出）是 70.6万元。其中
60万元来自于爱心人士刘女士。

刘女士在网上看到王坤森的事迹后，备受感
动，直接给“王坤森助学金”汇款。

这几天，王爷爷还收到了刘女士寄过来的信
件和药品。信里，刘女士想喊王坤森“爷爷”，她
说非常敬佩和荣幸能叫王爷爷一声“爷爷”，觉得
自己遇到了品德高尚的人，还说王爷爷是“一生
都要去学习的对象”。

这封信，王爷爷看了好几遍，他对记者说：
“世上还是好人多。”

“王坤森助学金”从 2023年秋冬学期开始，
每年拟计划分配约 3.5万元理财资金，资助八九
个浙大本科学生完成学业。

至今，王爷爷和之前他资助的学生还有联
系：“资助这些孩子，我是不求回报的，也不需要
任何经济补贴。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学习，做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据《钱江晚报》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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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四川峨眉山游玩，遭遇猴子抢东西还攻击
人，用雨伞赶猴子好几次妆都花了……网友质疑
峨眉山猴子攻击性强是否与景区过度保护有关？
近日，一条名为“峨眉山的猴子你们的好日子到头
了”的网帖引发网友关注。

1月17日，网友“美脸秀秀”在网络平台发帖表
示，近期很多提前放假的上班族都去了峨眉山，也包
括她本人，“不过我再也不去了，不是因为景区不好或
者物价高，主要原因是猴子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

原来，该网友在峨眉山遭遇了“坏猴子抢零
食、饮料、水果，还攻击人”。“我有种错觉，心机猴
子专挑我这种柔弱的女子下手！”该网友介绍说，
在峨眉山才玩半天，“自己跟个悍妇一样用雨伞赶
猴子，好几次妆都花了，而且都是些小猴，遇到半
人高的猴子还不敢还手”。

对于景区内商户售卖的“赶猴棍”，该网友表
示完全没用，甚至会被猴子抢走，建议景区推出

“吓猴版烟花爆竹”。同时，她也提出了质疑，峨眉

山猴子攻击性这么强，是否与景区过度保护有关？
对于该游客被峨眉山猴子惊吓的遭遇，峨眉

山林业管理所深表歉意。
峨眉山林业管理所公开回应表示，为减少猴

子伤人情况，峨眉山景区做了多种尝试，目前在清
音阁猴区实行了“人猴分离”的管理模式，已初见
成效，将游客与猴群分开，游客可以远观猴群，同
时又有效保护了猴群。

2月 22日，峨眉山林业管理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峨眉山景区大约有14个猴群582只猴子，
其中清音阁片区有 3个猴群约 106只，在实行“人
猴分离”管理模式后，清音阁猴区猴子抢东西、伤
人的情况相比以前大幅度减少。

该负责人表示，峨眉山猴子是国家保护野生
动物，不可能把它们圈养起来，要尊重它们的自然
生活习惯，“人猴分离”需要根据地形等具体情况
来设计方案。下一步，峨眉山林业管理所也将加
强对金顶片区猴群的管护，逐步实现“人猴分离”，

让游客和猴群都得到保护。
此外，峨眉山林业管理所向游客发出呼

吁，希望大家尊重野生猴群的生存规律，科
学赏猴，因为猴群是野生动物，具有自己的
生存规律，在缺少食物时可能会到游山道附
近寻找食物，在感觉受到威胁时会攻击它们
认为的威胁源，因此猴群可以远观，但不能
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食物以及逗弄、攻
击等。 据《华商报》

拾荒助学十余年 浙江九旬老人签下遗体捐献志愿书

“燃尽自己照亮他人 是我最后的光荣”

实施“人猴分离”

抢零食攻击人峨眉山猴子好日子到头了？

其实签个字很快，但是王坤森这一次却花了
一个多小时。

爷爷的老伴儿王秀云一开始不理解，也不同
意。“他这个人倔得很，总是自己拿主意，怎么也
劝不住。这个事情也没提前跟我说，我不同意。”
王奶奶说。

“我这是做善事呀。经常有人来看我，来关心
我，我觉得很满足。大家这么照顾我，我应该做点
事情回报。”王爷爷拉着奶奶的手，耐心地劝。

再三劝说和解释之下，王奶奶最后同意了，
“都听他的吧。”

王坤森高高兴兴地签了字。他的遗体将捐
给曾经工作多年的学校医学院，以这种方式重返
讲堂，成为学生们的“大体老师”。

早在2021年，王爷爷就有了这个想法。那年他
做了一次心脏手术，学校领导带着慰问金和保健品
来看他，他很感动。“我一直在想以怎样的方式报答，
将遗体捐献出去，对教育事业有帮助，就挺好的。”

2022年年末，王爷爷因病被送到了浙大一
院急诊室。在医院待了3天，他就回了家。很多
人都在关心他的身体状况。

“身体大不如从前了。”王爷爷叹息，“现在一
动就感到乏力，心跳得很厉害。”楼道口放着一把
椅子，出门一趟，王爷爷就要坐在椅子上休息一
会儿，喘口气。

可就是这样的身体，王爷爷依然坚持每晚出
门拾荒。

以前每天晚上 9时出门，一直到清晨 4时他

才回来。刀茅巷里昏暗的路灯下，他佝偻的背影
被拉得很长很长。

如今他适时调整，每晚11时出门，一两个小
时后就回来了。“附近小店的老板，还是会将一些
可回收废品留给我，我把这些拉回来就可以了，
不累的。”小区门后面堆放着王爷爷的劳动成果。

以前每天收入是 15 至 20 元，现在只有 5
元。虽然钱少了，但拾荒带来的价值，老人觉得
是一样的。“再苦再冷再脏，我都不怕，这个事情
我会坚持做下去，直到我剩下最后一口气。”

2月 22日中午，浙江杭州刀茅巷，一间
杂乱昏暗的房间里，91 岁的王坤森佝偻着
背，坐在床边写字。床上放着工具箱、药片
和他吃剩的午饭。看到有人进来，老人快速
迎过来，热情地让座。他看上去身体不错，
精神挺好。

很多人都知道王坤森。他是浙江医科
大学（现浙大医学院）从事国防教育工作的
老师，是深夜拾荒资助困难学生的老人，也
是种下四棵无花果树将果子分给孩子们的
爷爷。大家有时喊他“无花果爷爷”，有时说
他是“那个深夜拾荒助学并且坚持了10多年
的老人”。无论哪一种称呼，都带着敬意。

2月 21日，王坤森做出了一个决定，也
完成了他认为的一件人生大事——在遗体
捐献志愿书上签下了名字。“踏实了。”老人
把志愿书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从不同意到理解 老伴说“都听他的吧”


